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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难上 家难回

2019年12月，李会祥按照船东及租家的航次指令，

从美国路易维尔港口登船装货，准备将一批焦炭运往澳

大利亚，再跟船前往新西兰、韩国等地。他此次远航的

合同期为7个月。

货轮驶入太平洋后不久，李会祥和同伴就从铺天盖

地的新闻、和家人的连线中得知了疫情形势严峻。当货

轮于2020年7月抵达韩国仁川港时，李会祥等全船人

接到港口通知，为防控疫情，船员不得下船。

“以往每到一个港口，除了货物装卸和码头值班等

必要工作，船员会有几小时到几天不等的上岸自由时

间，可以转换环境、调节心情。这对于长期囿于甲板和

机器的远洋船员是非常必要的。”李会祥说。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大国际港口陆续严控。越

来越多的船员和李会祥一样，一旦出航，服务期内只得

连续在船，有些甚至达一年以上。而在漫长的服务期

内，与他们为伴的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海和轰鸣的机器。

被困海上、不能下船的影响，对船员来说不仅需要

生理上的克服和坚持，最令他们焦虑的，是延期换班。

“一方面，在国外换班，不仅有可能因港口国签证时

效短、不满足隔离时长要求而无法取得国际旅行健康

码，还可能面临港口国无隔离场所和航班熔断机制下长

时间滞留国外。”华洋海事中心轮机长李俊才说，中国籍

船员的换班难在这些地方。“另一方面，在国内换班，要

面对的就是防疫措施在不同地方、港口的不同，和有关

船员换班指导性政策、操作流程的不足。”

身心的双重考验

大海远航，听起来孤独而浪漫。疫情下一切变得未

知且不可控时，难题随时会出现。比如，在海上亟须的

医疗资源。

2020年2月，正休假在家的船长顾兆阳，收到所属

的中远海运集团船员管理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的一条

调令：接班上岗，带领“远旺湖”号原油载运船赴中东、南

美等地执行能源运输任务。疫情未知的情况下，家人担

忧、船员顾虑、防疫物资匮乏，都成为摆在顾兆阳面前的

难题。

公司业务不能停，顾兆阳最终还是瞒着父母出

发了。

“即使船员不能下船，但和其他国家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面对面交流不可避免。我们中国籍船员能做的，只

有尽量做好自身防护。”顾兆阳说。

一到夏季，顾兆阳常跑的波斯湾沿岸港口就进入高

温酷暑天气。甲板温度高达40℃以上。以往正常值

班、操作都可能面临中暑风险的高温，对于穿上防护服、

全副武装的船员们来说更加难以忍耐。

除了身体，心里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就在“远旺湖”

号离开波斯湾的拉斯坦努拉港口2天后，船上有人出现

咳嗽、感冒、呕吐等症状。

“在大家对疫情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哪怕仅是高温

气候等引起的不适反应，都会在船员心中不断放大。”

顾兆阳说。所幸这是一场虚惊，所有船员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

多补贴的1美元

有关数据显示，疫情暴发后，数十万海员长期困在

海上，出海时间超过合同期数月。无法上岸、遣返和轮

换，也难以获得医疗服务。

值得庆幸的是，远洋船员面临的这些困境在我国正

获得更多关注，保障举措接连出台。

2021年10月，顾兆阳作为船员代表，参加了一场

特殊的协商——中国船员集体协商。在协商中，顾兆阳

曾积极反映的补贴、休假等问题被摆上了讨论桌。

1个月后，这场协商里的诸多成果，如船舶防疫用品

配备，船员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或境外滞留期间的工

资、相关费用及支付方式，船员公休期起算，防疫补贴和

疫情期间伙食补贴等，被印在了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与中

国船东协会2021年11月22日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船员劳动待遇标准》中。这些标准从

2022年1月1日起成为签约船东必须履行的义务。

其中，顾兆阳印象最深的，是每名船员每天增加1

美元的伙食费补贴。

不要小看这1美元。据顾兆阳介绍，远航途中的伙

食相对单一，而且补给大都由各地船舶代理机构联系几

家供应商提供。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没有为供应商

办理防疫资质的程序，或程序十分烦琐，导致能取得资

质的供应商较少。”李俊才解释道，当供应商的卖方市场

形成，食材质量变得难保证，而且前期办理资质的费用

可能会被加到定价上，“增加补贴是目前最有效的解决

办法”。

除此之外，保障船员权益还在我国立法层面得到重

视。“国家依法保障船员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健康，维护船

员的合法权益”的条款，被写入2021年9月开始实施的

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

今年1月，又有两个好消息传来：交通运输部已成

立工作专班协调解决船员换班难题；全国首张符合国际

相关标准的海员防疫证明在深圳签发，持有该证明将极

大便利我国海员在境外换班与通行。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在

职船员171.6万余人，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每天平均有

500名船员在境内港口换班。

“两年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各方对船员的制度规定

在不断明确、完善。很多变化是细小的，但对于常年漂

泊在外的船员来说，每一个发生在一日三餐里、回家归

途中的改变，都成为我们继续下去的信心和动力。”顾兆

阳说。

《半月谈》尹思源

为照顾孙儿孙女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银

发族被网民们称为“老漂族”。他们为帮助子女分担育

儿压力，不得不在暮年远离故土，努力融入新生活圈

子。他们好像比退休前更忙了，与子女的关系也时常

因育儿产生隔阂。离不开又过不好的“老漂族”，如何

走出困境？

离不开：忙碌却又常感孤独

3年前，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小孙子，冯君如从东北

老家来到天津，从那时起，她就过上了“比退休前还忙”

的生活。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托育机构，在孩子读幼儿

园之前都需要冯君如照看。“儿子儿媳白天要工作，带

孩子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还要买菜做饭，每天都是连

轴转，比退休前可累多了。”冯君如说。

以为小孙子读幼儿园后生活会好一些，但没想到

的是，新的问题随之产生。闲下来了，孤独感也随之侵

袭而来。冯君如说：“每天7点左右起床做饭，等儿子

儿媳吃完饭我再吃饭、收拾屋子。从10点左右一直到

下午做晚饭前都没什么事情做，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朋

友，时常觉得孤独。”

和冯君如一样，58岁的易琼也是一位“老漂”，让她

苦恼的是，一向听话的女儿在有了孩子之后变得不那

么听话了，“经常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跟我闹脾气”。

易琼说，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本身是件非常幸福

的事情，但是育儿理念的差异，也实实在在带来了不少

问题。她曾多次想过回家养老，既不影响女儿教育孩

子，又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可想到离开后女儿女婿

会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最终都没能忍心离开。

过不好：很难融入这个城市

年近七旬的霍成也是一位“老漂族”，他告诉记者，

由于户籍等因素限制，生活上存在诸多不便。虽然在

天津生活，却总觉得很难融入这个城市。

霍成介绍，他患有慢性心脏病，需要长期服药，但

他的医保在老家缴纳，在天津购买某些药品时无法通

过医保报销，医保异地报销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少

麻烦。“我现在只能委托亲戚从老家帮我带药，或者自

己自费购买，每个月要增加200元左右的药费支出。”

“老年人在城市生活，除了医疗，最关心的就是出

行。”霍成说，他喜欢乘坐公交车到天津市的各个公园

转转，但享受不到天津的公共服务“福利”。据了解，天

津市规定具有天津市户籍的65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

坐公交车，“老漂族”不在福利覆盖范围。

为“老漂族”解决后顾之忧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

从老家到大城市，“老漂族”的身份和生活习惯都发生

了变化，这种变化如果得不到重视，就会产生严重的心

理落差，久而久之就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专家建议，加大投入，完善0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体

系建设。这不仅可以为“老漂族”减负松绑，也能进一步

减轻年轻人身上的压力，间接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信平建议，

探索在中央财政干预和支持下，打通地方之间的责任

分担机制，探索重新构建地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

“老漂族”提供基础保障。

不仅如此，还要在进一步推进医保异地报销落实

上下功夫。张宝义表示，医保异地报销是“老漂族”面

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建议各地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

探索更易落实的医保异地报销制度，既保证避免出现

福利洼地，又保证随迁老人的切身利益。

顾兆阳顾兆阳（（左一左一））与船员们在甲板上商讨工作与船员们在甲板上商讨工作。。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离不开又过不好，“老漂”何时不再漂？

一趟远航让他晚归三个月
《工人日报》郝赫

3月24日，是李会祥参加线上培训的第5天，他终于开启了一段较长时间的

陆地生活，为晋升船长做准备。

李会祥目前是一名大副，常年在全球航线货轮上工作，由北京鑫裕盛船舶管

理公司派遣、服务于新加坡一家船东公司。最近一次离家14个月的远航任务，李

会祥有300余天在海上度过，40余天在等一张回国的机票，40余天在国内外的隔

离酒店度过，算起来晚归了3个月。这也是他13年远航经历中，离家最长、最为煎

熬的一次。

航运业承担着世界85%以上的货物运输任务。疫情暴发后，这些任务中包括

了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医疗物资、必需品，海上航线更加繁忙。船员，尤其是国

际航行船舶船员，有很多是合同制的工人，他们作为保障物流供应链稳定和航运

安全的关键力量，却面临换班难、就医难、补给难等亟待解决的困境。


